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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闽北樟湖镇的田野调查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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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With the diversion of rural policy and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e-

conomic uni te of family at the end of sevent ies in 20th century , the connatural cultural

condition and unique t rait of lineage organization of country are revealed before us.The

revival of lineage organization is undertaken by the endeavor of the popular authorit ies.

The popular authorities “ copy” the connatural lineage t radition and cultural ritual in

some w ays.At the same t ime , it also creates and produces lineage sy stem and its ritual.

The paper reveals the revival of lineage and social conjunction through editing genealo-

gies , rebuilding Ancest ral Halls and Ancestral Graveyards in the no rth of Fukien.

一 、问题的提出

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族形态及其内涵 ,因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背景差别 ,在不同时期和不同

地区呈现出许多差异 。在福建 、广东 、香港 、澳门等地区广泛存在的宗族组织 ,是该地区独特的

文化和历史过程的产物。宗族发展历史中的文化过程 ,蕴涵着社会变迁的重要信息 。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作为组织严密 、结构完整 、制度完善的中国宗族组织 ,到本

世纪 50年代可以说已划上了句号。但这种制度化宗族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基于血缘和文化机

制的宗族关系的解体 。这种关系即使是在运动频繁的 50到 70 年代 ,也并没有为轰轰烈烈的

革命运动彻底淹没 ,而是以一种特有的文化基调在舞台背后延续下来 。随着 70年代末的中国

农村政策的转型与体制的突破 ,以家为中心的经济单位的确立 ,以地缘为基础的村落功能的相

对弱化 ,农村的宗族组织又以其固有的文化传统和特有的屏蔽色彩 ,展现在我们面前 。这一宗

族组织的重建和重构 ,主要是在民间的努力下 ,一方面对固有的宗族传统及其文化仪式在某些

方面进行“复制” ,另一方面就是对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创新”和“生产” 。本文拟通过闽北樟

湖镇的宗族活动来说明这一问题。

二 、调查地樟湖镇的生态和人文社会背景

(一)行政与自然景观

樟湖镇(本地人称“樟湖坂”)位于闽北的最南端 ,隶属于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她东距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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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南距龙溪 、北距古田县城 、西距南平区各 60 公里 。地处四县市结合部 ,是闽江中游最大的

集镇 ,也是福建水口水电站库区最大的库区乡镇 。全镇面积 198.18平方公里 。樟湖镇所辖

14个行政村 ,习惯上称为镇上六街 、外围八村 ,1个居委会 ,人口 2.38万人。樟湖镇基础设施

较为完善。交通发达 ,316国道 、来福铁路 、闽江航道贯穿全镇 ,规划中的京福高速公路将穿境

而过 。

樟湖镇地域优势明显 ,自然资源丰富 。樟湖地处山海结合部 ,四面环山 ,闽江从镇北面自

西向东横穿而过 ,这里地理独特 ,她扼上尤溪口下尤溪口 ,武步溪口为三溪之源 ,这里文化积淀

深厚 ,向来都是闽中四县结合的文化经济中心和交通要冲 ,是福州 、闽东南发达地区向闽北内

地辐射的前沿地带。1992年随着水口大型水电站的建立 ,原来的古镇已成为水下之城 ,但是

其固有的地方文化传统并没有随着水库的建设而沉溺于水下 ,而是以其特有的姿态被复制 、创

造 ,展现在世人面前 。

樟湖镇共分布约 35个姓氏 ,其中镇上就有 20个姓 。人口 1.1 万人。千人以上的姓有 3

个 ,陈姓共 5000余人 ,在镇上约 3500人 ,胡姓约 2200人 ,张姓约 1100人。其中外围溪口村的

廖姓也约有 3000人。其他各姓都在 100-500 人之间 ,100人以下的姓也有 5个 。陈姓为樟

湖最大姓 ,加上外迁 、外出工作的约有万人之众。

樟湖镇所在地内 20个姓氏分别为:陈 、胡 、张 、王 、黄 、董 、蔡 、杨 、邓 、郑 、游 、魏 、刘 、沈 、丁 、

施 、李 、廖 、林 、吴 。集镇外围八村的 15个姓氏分别为:廖 、吴 、池 、潘 、章 、叶 、高 、赵 、朱 、付 、谢 、

陆 、欧 、鄢 、郭。以上 35姓构筑着樟湖坂及其周边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体系 。同时它融合了闽

越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内在特点 ,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质的文化传统 。

据初步调查 ,目前樟湖镇现存的姓氏大多是晋 、唐时期(如张姓 、陈姓),以至更晚年代从八

闽其他县迁至樟湖内落脚生根的。相传最早樟湖坂本地只有二姓 ,即“上坂溯下坂李”之说 。

唐 、宋以后樟湖坂的政治 、经济已具相当规模 ,这时许多姓氏就成批迁入。明清两代樟湖坂又

是一个大发展时期 ,这在姓氏族谱中就有反映。经过多年的开发 ,街道 、码头 、祠堂 、庙宇等应

运而生。

(二)樟湖庙宇 、祠堂分布(图 1)

现镇上的庙宇基本上是按未建水库前老镇上的庙宇原样搬迁复建的 ,规模也大致相同 ,其

中蛇王庙(又名“连公庙” ,当地将所供“蛇神”称为“连公”)和圣母庙(原上塘庵古戏台)已被列

为南平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是按原样原拆原建的 ,这两处建筑为纯古建筑 ,其余庙宇祠堂

迁建时多有改 、扩建等 ,并形成一相对固定的信仰圈。除蛇王庙和圣母庙外 ,钟灵庵 、聚灵庵 、

显灵庵 、潘公堂等均有祭祀。镇上主要祠堂在新建时 ,与未搬迁前比也有所改动 。现镇上主要

有陈氏宗祠 、胡氏宗祠 、张家祠堂 、杨龟山先生祠等 。其他姓氏在搬迁前多数只有祖厝(也称祖

房)。

此外 ,集镇外围的村落庙宇祠堂也很多 ,如溪口村的廖氏祠堂就有 2处 ,还有新岭村的王

氏祠堂 、剧头村的吴氏祠堂等 。

(三)樟湖镇的建筑及居住格局

以镇上为例 ,在建水电站之前 ,樟湖坂的建筑风格基本上保持了明清两代的江南民间建筑

风格 。居住方式以家族内数代至亲同住一个院落为主 ,一般院子 10几户到 50户不等 ,如陈某

家原搬迁前 ,院内就住有 36户同祖至亲 ,现在搬迁后全部分散 ,居住格局也由此而改变。搬迁

前 ,兄弟四家同住一厅共走一个门 ,而今居住地已分为 4个安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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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樟湖镇上的街道与庙宇 、祠堂的分布

樟湖镇搬迁前 ,民居建筑较为独特考究 ,以木结构房为主 ,窗门做工精细 。一座院落占地

多在 3000-5000平方米 ,前有大门 ,大门前两边立有石双斗旗杆 。如搬迁前镇上中坂街一家 ,

院内大小厅堂就有 19个 。院中还有池塘花园 ,并有工房(旧时专门给打长工的人住)、书斋 ,院

外还有芦厂(停放棺材用房)。搬迁后这座院内的几十户人家同样是在政府统一分配的宅地上

建设新家 。

镇上各姓氏之间向来关系较为融洽 ,异姓间通婚频繁 ,大姓欺小姓现象不多见。比如镇上

潘公堂祭祀就是各姓都有 ,“迎活蛇”也是各姓参与 。

三 、宗族复兴的标志

闽北宗族的复兴主要开始于 80年代中期 ,特别是进入 90年代以后 ,其修谱建祠拜祖之风

日盛 。我们以所调查的樟湖镇及其有关村落来说明这一问题。

(一)修谱与合众:祖先与子孙谱系的重建

宗谱是记述一个家族或氏族世系的系谱 ,宗谱在中国古代相当发达 ,传播到越南 、朝鲜 、琉

球群岛等地 ,日本在近代兴起的家谱也受到这一影响。

宗族是出自同一父系的同宗亲族 ,即使同姓如果不是同宗也不是宗亲。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 ,在香港的同姓团体的宗亲会非常盛行 ,这些不能称为宗族。宗谱从精神上和制度上起到团

聚族人 ,敬宗收族的作用 。

每个宗族大多有一部宗谱 ,又称家谱 、支谱 、族谱等等。在大的族谱中 ,下分有派和房 。家

谱记录了家族的起源 、演变过程 ,规定了宗族内的人伦关系和族人的行为方式。家谱上记载着

全族的户口 、婚配和血缘关系 ,直系亲属中谁应受到尊敬 ,全族的祖先墓 、族产公田的坐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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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方位及其图表等 。修谱可以正本源而清血统 ,确认家族的世系血统 ,防止血缘关系的混乱 。

所谓“谱所以明宗派 ,别亲疏” 。族人在家族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及利益 ,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

他们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 ,所以血缘关系的明确是一个家族存在的前提。同时家谱也是防

止异姓乱宗 、紊乱血缘关系的工具 。一是防止异姓乱宗 ,二是防止同姓冒族 。其办法就是异姓

子 、义子 、后妻携来之子 、婿等等均不得入谱 ,或虽入谱 ,但要在名下注明其身分 、原姓 ,不准他

们紊乱宗族的血缘关系。

宗谱常写有祖先的名字 ,像牌位一样被尊敬起来。如宋代曾建立了族谱亭 ,把谱刻到石碑

上 ,在亭下族人常常祭拜 ,族长在一定时间还要给族人读谱 ,每月族人集中后 ,要拜族谱图 。在

中国华南和东北地区即使现代也有拜家谱的风俗 。因此 ,宗谱不只是过去的记录 ,通过对祖先

的崇拜 ,能唤起族人对同族团结的关心 ,加强同族群体的凝聚力 。族人根据族谱上的排列名

单 ,享受族长的选举 、义庄的管理 、义米的分配 、义塾的经营 、子弟的入塾等各种各样的权力和

利益 ,进而以宗族的荣誉和势力为背景来从事一些社会活动。与此相适应的是族人必须履行

参加祭祀 、承担各种费用及参加械斗的义务。另外 ,还必须服从家训 、遵守家范 、宗规宗约等。

如果忽视对这些义务的履行 ,将会受到全族的戒告 、制裁 ,重的要把他从族谱上除掉 。如

果某人从族谱上被消除 ,不仅失去作为宗人的资格 ,而且也为社会所遗弃 。可见 ,宗谱也为族

人户籍本 。清末 ,在盛行立族谱的地区其宗谱比官府的户籍更为详细 。在宗族内生活的族人 ,

如果夭折或未加冠而死 ,尽管在宗谱上有记载 ,但比一般的宗人的地位要低得多。另外 ,即使

一开始为宗谱所记载 ,但后来成为不轨之徒或成为僧侣 、道士及转为奴婢者 ,也要从宗谱中除

掉 ,从他姓过来的养子和入赘者也不予记载。因此 ,谱有六不书 ,即“弃祖 、叛党 、刑犯 、败伦 、背

义 、杂贱” 。此外还用不入谱 、“除籍”(谱)等手段处罚族众 ,维护家族势力的统治 。家谱是家族

势力惩罚族人的一种手段 。在家族制度盛行的宋以后的农村 ,族人的名字列进了家谱的世系

图表 ,就表示得到了家族的承认 ,取得了合法地位 ,不准入谱或去谱名 ,在人们的观念上认为是

一种耻辱 ,而且不能接受宗族的救济了 。

这一修谱的习惯 ,进入 80年代以来 ,在闽北地区很为流行 ,每家都要出钱出力 ,但宗谱的

内容已和旧式的宗谱不尽相同 ,又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 。族谱的纂修是族人认同的重要标志 。

个案 1.1　　樟湖坂的湖峰陈氏 ,发源妫 (为舜帝之后裔 ,传说舜帝起源于妫 ),分派

颍川 ,椒衍闽山 。从闽清 上移居长乐 ,后迁樟湖坂。其始祖为大宋时国随公 ,德配蔡氏 。迁

到此地迄今 860多年 。其族谱言:“论时间 、人口 、码头 、热闹 ,均居樟湖首位。祥道公余荫 ,簪

缨济济。贤良代代。”现陈姓不同支系分布于闽北各地 。分布在樟湖镇的陈姓主要为伯旺公之

裔 ,居于樟湖上塘(上 、下坂两街)。据陈氏族谱记载 ,从宋朝始 ,开始修谱 ,到民国六年 ,约续修

过11次 ,历代都有名人来做谱序 ,如宋朝的朱熹 、明代的王守仁 、民国的林森等 。但陈氏族谱

从民国初年一直到本世纪 90年代初 ,由于各种原因 ,一直未修。在“文革”时期 ,樟湖陈氏宗谱

被搜查 ,强行集中焚烧 ,有两位陈氏宗亲在点火之际 ,果断地从火中取回宗谱 ,秘密保存。“文

革”后都先后献出 ,从他俩所存之谱可看清陈氏祖宗所志珍贵资料 ,如陈熹公世系点录 ,陵园所

在 ,为后来勘察重修族谱提供了可靠的依据。现在的新谱 ,就是在此基础上 ,访查陈氏各支谱

系 ,参照有关史料 ,以陈氏 150世后裔陈学炳等为主 ,组成颖川陈熹公千郎宗谱理事会 ,理事会

成员涉及闽清 、南平 、古田 、尤溪 、永泰等地陈氏宗亲 62人 ,并设编撰人员 24人 ,于 1995年 5

月修订完毕 。其间编谱所需费用由族人提供资助 。其中出 1万元的 1人 ,5千元的 2人 ,千元

以上的 16人 ,500元的 20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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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 1.2　　居住在樟湖坂曲尺巷 、新岭等地的王姓之祖 ,迁樟湖新岭后峡定居以来 ,有

数百年的历史。王氏族谱修于民国三十五年 ,以王夏诚为首发起 ,倡修族谱之事 ,奔驰各乡劝

导族众 ,族众赞同。并特聘福州端木梓培先生为纂辑 。两年后终于将王福田支派新谱完成 。

樟湖王毓瑞曾在 1964年仲秋间 ,提出倡修族谱之事 ,族众均能赞同 ,后因各种原因将其搁置 。

80年代以后 ,王毓瑞到各乡劝导建祠堂时 ,参阅各乡族谱文献 ,并到王氏宗族分布的地方 ,拜

访宗亲搜集族谱资料 ,又走访四邻各县 ,上至永安 ,下至福州 ,以及边远山区 ,寻访诸宗亲 ,倡议

纂修族谱 ,经过整理 ,于 1993年将族谱重新作成。

在其族谱中 ,把有关王氏名人都视为同宗 。正如族谱所言:“太原系人才荟萃 ,战国时魏国

伊阳君王恢 ,秦大将军王翦 ,汉安国侯王陵 ,东晋名相王导 ,大将军王敦 ,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

父子 ,文学家王俭 、王融 、王筠 、王僧虔 ,唐代诗人王朝 、王维 、王勃 、王驾 ,北宋名相大政治家 、思

想家 、文学家王安石 ,南宋抗金名将王彦等皆出太原之系。”

个案 1.3　　樟湖溪口廖氏族谱 ,现流传在世的有族老廖光向 、廖福官 、廖长铭等分别保

存至今的“康熙本” 、“乾隆三十四年本” 、“民国七年本”等族谱。新族谱经 10多年的努力 ,断断

续续地收集到一批有关素材。尤其是近年来 ,随着库区搬迁 ,复建廖氏宗祠后 ,廖氏宗亲又大

张旗鼓地征集散失在乡间族人手中的谱牒。通过召开各种人士座谈会 、约请族老回忆 、重新稽

核墓碑和各种志铭 、契约等方式 ,取得了廖氏姓源的可靠依据。其目的正如家谱所言:“既编纂

族谱 ,又促进延平廖氏的研究 。商讨家乡族人团结 ,推动经济发展的新举措 ,引起各界的重视 ,

举一反三 ,影响深远 。”

南剑龙溪(今南平溪口)廖氏族谱能得以纂出 ,除编纂者之外 ,族人也提供了资金 ,并热心

关注 。《南剑龙溪廖氏族谱》编纂属于全乡性的总动员还是第一次 ,该族谱尽力吸收历史老族

谱的种种优点 ,克服弊端;又参阅了行先编出的他姓各种族谱的样本 ,取长补短 ,便于寻根问

祖 ,便于后人阅读 ,形成自我特色的族谱 。于 1995年 3月编成印行。

另有胡氏新族谱 、剧头吴氏新族谱及西塘村池氏新谱等正在编撰之中 。

(二)祠堂的新建与重修

在笔者调查的樟湖镇 ,印象最深的是几乎每村都有一个以上的祠堂或祖厝 ,很多地方还在

大兴土木 ,重修重建祠堂 ,不同姓氏建造的祠堂可谓富丽堂皇 ,是当地最为引人注目的建筑 。

有的地方还成立了董事会 ,专门负责宗族的各种活动 ,运行的程序井然有序 。宗族在当地的各

项事务中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当然其性质与 50年前也不相同了 。

在闽北汉族社会 ,大多宗族都有一个祠堂(有的只有祖厝),也称宗祠 、家庙 。祠堂里供奉

着死去的祖先的神主牌位 ,所以祠堂首先是祭祀祖先的场所 。通过祭祀祖先 ,向族众灌输宗族

团结 、血亲相爱的观念 ,把家族团聚在一起。明代以前 ,法令上只允许贵族品官设立祠堂 ,追祀

先祖 。明朝中期正式准许庶民修建祠堂祭祀先祖 ,于是民间修葺祠堂兴盛起来 。祠堂的兴建 ,

表明人们表达其宗族观念的行为模式进一步系统化和规范化。

祠堂既是宗族的标志 ,自然受到宗族的重视。近代各地宗族的祠堂其建筑形式各异 ,但都

体现了礼貌尊严 。一般的形式包括龛室 ,用来供奉祖先神主 ,分别昭穆;大厅 ,用来集聚族众行

礼;回楼 ,用于接待宾朋和宣讲经旨;两厢则设置义学 ,以供子弟读书。在许多地方 ,族众常常

是围绕祠堂而居 ,体现了祠堂在族人心目中的地位 。祠堂的规制 ,视家族人口的众寡和族产族

田的多少而定 ,所以宗族规模愈大 ,祠堂规模也愈宏大 ,反之亦然 。祠堂一般为数开数进的宫

殿式建筑 ,富裕家族的祠堂则异常的富丽堂皇。祠堂有宗祠 、支祠之分。一族合祀者为宗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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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称总祠 ,分支各祀者为支祠 。

可见 ,祠堂是一个宗族的中心 ,象征着祖先 ,象征着宗族的团结。宗族成员通过祭祀祖先 ,

通过父系血缘关系把族人凝集在一起 ,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组织 。所以 ,祠堂的修建是宗族复

兴的又一重要标志。

个案 2.1　　樟湖坂复建陈氏家祠 。水口电站建后 ,淹没了樟湖旧镇 ,陈氏宗祠合族商

议 ,选址丹山水根头 ,复建陈氏宗族 ,十三支祠均表赞成 ,并把搬迁前的 3座陈氏祠堂合并在一

起。本祠坐乙兼辰 ,水出乾。于 1994 年秋建成 ,举行盛大晋礼大典。这一陈氏大宗祠 ,系祥

道 、师道后裔十三支祠合建 ,面积 2000平方米 ,祭祀陈氏始祖千郎公前后历代祖考妣之神位 ,

为二层半仿古建筑 ,重檐斗拱巍峨壮观 。其内有三大厅 、两护厝 ,可排酒席 120桌。

其大门埕围矮墙 ,有清督标卫守府道南公石旗杆一付;台湾院士陈良善暨其叔美籍博士陈

明茂为尊祖敬宗 ,特意奉献大石狮一对 ,竖立大门口 ,以壮观瞻。

祠内正厅 ,祀后梁入闽一世祖三司左丞千郎公与祥道公 、师道公暨历代祖考妣之神位 。

厅内有楹联云:兄弟两尚书凤毛济美;同胞四进士棣萼联辉 。

另外 ,在闽清县还有陈氏入闽先祖千郎公的祖祠。据陈氏千郎祠记略 ,为立孝祖先 ,追本

溯源 ,团结宗亲 ,激励后昆 ,于 1947年元月爰集各县宗亲商议 ,公推陈绍宽 、陈培刊 、陈联芬等

135位为董事会宗亲 ,上述三人为建祠名誉总经理 ,陈光亮 、陈佑南为经理。选择旷爽之地白

云渡(今樟山村),集资起建千郎祠 。建筑面积计 2200平方米 ,各地陈氏宗亲纷纷义务投工 ,计

时二年余 ,于 1949年解放前夕 ,祠宇功将告竣 。解放后人民政府动用为白台粮仓 ,据说未还于

陈氏 。

此外 ,陈氏先祖曾出一门双理学贤达。宋代皇帝悯其功 ,录其贤 ,建祠于县治明伦堂后 ,一

般称陈公二贤祠 。宋以后 ,到清代由于兵乱等 ,贤祠遭毁 。雍正十二年(1734 年),皇旨颁下 ,

查各省贤裔 ,准其具题 ,承顶余志 ,发帑重修 ,乃发库钱 149两 4钱 6分 ,统付当时孙县 ,负责择

地 ,在城南关外盘谷山麓起盖贤祠。1739年 ,拨出陛科粮银 6两 ,作为二贤祠春秋祭祀费用 。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裔生陈存宗等 ,集资购地 ,重建于旧址后山之上 。之后相当一段时间 ,

贤祠挪为他用 ,以后又被拆毁。1987年 ,陈氏宗亲出面交涉 ,争回祖业 ,组成建祠筹委会 ,并由

宗亲绘出外观景图 ,传到海外东南亚一带 ,于是由东南亚海外宗亲捐资 ,动工再建。后因资金

不济 ,中途辍工 。

个案 2.2　　我们所调查的王氏宗祠又称开闽王纪念堂 ,坐落于南平樟湖镇新岭村后峡 ,

始建于 985年 ,乾隆年间因遭回禄 ,后因尤邑龙门场王瑞图为首向各支系筹集大洋贰千余元重

新兴建。民国二十八年祠堂因多年失修 ,屋宇塌坏 ,由尤邑高坪王松圃为首 ,用祠堂集体资金

整修 。

“文化大革命”时期 ,祠堂一切祭器及有文物价值的金字匾额均遭一炬 ,祠堂被占为广场 ,

直至“文革”结束后 ,于 1983年秋由南平樟湖坂曲尺巷王祥进 、王金同 、王毓瑞为首发起重整祠

容 ,恢复祭祀 ,按旧例每年农历七月十二各村集中公祭一次 。

1989年国家在水口兴建水电站 ,王姓祠堂位于库区之内 ,应予搬迁 ,政府按原占地面积每

平方米估价补贴 ,实补祠堂拆迁费 4万多元 ,该款被新岭村挪用 ,只拿出 9千元 。1992年眼看

祠堂即被淹没 ,此时樟湖坂上坂街王毓瑞公自告奋勇担负起拆迁重任 ,不顾年高体弱 ,跑三村

访四舍 ,晓谕水源木本之道 ,筹集资金 ,各系因其热诚而鼎力支持 ,终于筹得 3万余元 。

经各乡族众代表实地踏勘后认为 ,后峡实为发祥之地 。因此确定在后峡 316国道旁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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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 ,于 1992年 12月 15日动工(拆迁工作已从 1992年 11月始),边筹备边动工 ,经族众鼎力

相助 ,努力奋战 ,到 1993年 4月基本落成 ,为时只有 4个多月 ,并在同年 5月 13日 ,举行安神

进香庆典仪式 ,其场面甚为隆重 ,合族振奋。此举之速 ,也令王氏族人出乎意料 ,以其族谱所

言:“吾祖在天之灵应开颜一笑 ,吾辈也应引以为豪 。”

个案 2.3　　溪口村人口 4052人 ,户数 910户 ,11个村民小组 ,其中廖氏有 650户。廖氏

有前廖和后廖之分 ,属于廖氏不同的房系 。前廖的祠堂较后廖的祠堂要大而宏伟。前廖祠堂

为搬迁后所建。并成立了祠堂管理董事会 ,筹集资金 25 万元之多 ,建祠堂花费 20万元 ,现还

有基金 5万元。用于祠堂的维护和有关的仪式。

此外 ,像镇上的胡氏等祠堂 ,建筑也非常考究 ,都为搬迁后重新建造 ,在此就不一一例举。

(三)祖坟的重建与修缮

墓地作为死者的葬身之地 ,一直为人们所重视 。有的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总结出汉族的墓

地具有如下的特点:1墓地是血缘的集结;2 墓地是家族和财力的象征;3墓地是祖先与后代交

流的场所;4墓地是阴阳两世界的交接点 ,冥府地界的入口处(何彬 ,1995:97-98)。

正由于此 ,汉族社会对墓地有着一套系统的文化观念。同时 ,墓地也是联结人群结合的重

要方式 。特别是祖墓 ,是宗族社会跨地域的社会向心力之所在。樟湖镇的陈氏先祖墓就是一

典型的案例。从为祖坟而对簿公堂到由此引发的修缮祖墓以及超越地域的空间限制的合族祭

祀 ,都是宗族复兴与宗族认同的具体体现。

闽清县 上凤凰山 ,虎砂过案 ,号凤凰展翅。上下斜连三穴 ,左边上一穴葬玩公骨殖 ,中一

穴葬衲公 ,右边一穴葬陈 公生母谢氏太夫人 ,坐申向寅 。从 1982 年开始围绕着在闽清的谢

氏四娘坟墓 ,引发出一起长达六年的诉讼官司 。1982年因有人图谋占陈氏宗族墓地 ,陈氏宗

亲及时通报后 ,第二年清明节各地宗亲集中谢氏太夫人墓前祭扫 ,并运石建墓 。1983 年 6月

闽清 上蒋氏族人状告陈氏石块堆砌其毗邻的蒋家墓道。闽清县法院受理此案后 ,于 1885年

1月作出判决如下:

“1983年清明节期间 ,白樟 、坂东 、三溪等地的陈姓群众祭扫“凤凰墓”时 ,商量修

造坐落于 上村“琪 仑”地方的一台无碑墓 ,同年 7月间 ,陈姓群众动工修造 ,发现

该墓右边有一台荒坟墓 ,经扒土观看墓碑 ,碑记“蒋乃亨墓” 。且(以)此无碑墓乃蒋乃

亨墓为由 ,不允陈氏群众继续修墓 ,引起纠纷。陈东标……等依据“梅坂族谱” ,以该

无碑墓系其祖先“谢氏四娘”之墓为由 ,诉来我院 ,要求确认墓主 ,继续修墓。经本院

查证勘验 , “谢氏四娘”坟墓的坐落 、方向均与荒墓不符。不能确认该墓就是“谢氏四

娘”之墓。也无证据认定该墓为蒋乃亨之墓 ,据此 ,本院判决如下:

一 、准予蒋乃亨后裔及其亲族修建蒋乃亨墓 。但左边外围限于蒋乃亨墓中心线

(俗称合砖线)起向左延伸 2.10米范围内修建 。

二 、双方所争执的无墓碑 ,按无主墓处理 ,应予维持现状 。

如果不服本判决 ,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天起十五天内 ,向本院提出诉状及副本

三份 ,上诉于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

收原告人诉讼费五十元 ,收被告人诉讼费三十元。

这一判决书下来后 ,陈氏宗亲不服 。并由陈东宜等发起 ,坂头陈东标 ,三溪陈绍煌 ,樟山陈

邦凤三位领头 ,其他族人大力声援 、协助工作 ,他们力争祖宗之业 。奔告鸣冤 ,前后历时六个年

头 ,十四庭次审辩 ,闽清法院仍判陈氏宗族败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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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常困难之时 ,旅马来西亚陈氏宗亲陈树新 ,闻讯后立即资助人民币 1千元。一些陈氏

宗亲背状上省 ,呈诉于福州中级法院 。经福州中级法院调审所有诉状档案 ,查明事实后 ,于

1987年终审判决如下:

……上诉人(陈氏)和被上诉人在 上凤凰山中仑右边下各有祖坟一台 ,两台相

邻 ,这在蒋家诉状中已承认 ,现被上诉人又加以否认 ,是不对的。为了维护群众祖墓 ,

加强双方团结 ,从实际情况出发 ,特作如下判决:一 、维持闽清县人民法院……民事判

决书第一条 ,撤消第二条。二 、诉争坟墓属陈家坟墓 ,准许陈家在其范围内即距离蒋

乃亨墓中心线延伸 2.1米外修建。

经过六载的讼争 ,1987年福州市中级法院判还陈氏宗族 。此事引发陈氏宗亲更加团结 。

以此为契机 ,陈氏海内外宗亲出钱出力 ,修复宋代祖墓等十二台 。在修坟高潮推动下 ,南平樟

湖坂陈学炳老宗亲 ,鉴于以往大事皆联合整个陈熹公系族亲 ,首先倡重修大唐晋国公熹公陵

墓。陈学炳等宗亲依据樟湖坂族谱详细记载做过细查勘考证 ,在闽清三溪崇福寺后找到千郎

公生父熹公陵墓 。陈学炳等还专程赴长乐与陈熹公另支后裔汇报祖陵考察经过 ,后来陈熹公

三支苗裔重叙手足之情 ,合力重修陈熹公祖坟 。这样前后仅 2年时间 ,陈氏宗亲共修复千郎公

及以下祖坟共 13台 。其间 ,陈氏宗亲组成各种形式的修复祖墓委员会 ,募集资金近 10万元。

1992年 ,长东大义夔公后裔运来巨大石碑 ,石刻“唐晋国公熹公之墓” 。并于 1993 年 10

月10日(阴历八月廿五),定居于长乐江田 、闽清三溪 、南平樟湖镇及全省各地陈氏后裔代表

500余人 ,云集三溪 ,祭拜唐晋国公熹公之灵。由三溪宗长主持祭祀 ,由陈夔公后裔陈良生宣

读祭文 ,举行了盛大的祭祖活动。

可见 ,由于对祖坟的修缮 ,使得不同支系的陈姓宗族 ,形成一超地缘的宗族共同体 。这一

共同体得以维持 、协同 、发展的原本之根 ,不正是对祖先的祭祀吗 ?

四 、结　　语

宗族的持续和发展 ,其最重要的基础就是祖先祭祀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儒家的思想占

统治地位 。在儒家的祖师 ———孔子的思想中 ,“仁”是核心 , “孝”是根本。而“孝”又以“子嗣”为

主 ,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这意味着人生的意义和血缘的延续紧密地相联 ,生命的意义在于

把祖宗的“香火”延续下去 。祖宗观念的体现即为祖先崇拜。汉族的家族或宗族仪式 ,祖先崇

拜可以说是最核心或最重要的部分 。祖先崇拜通常在培养家系观念中起决定性作用 。一个人

的存在是由于他的祖先 ,而祖先的存在是由于他的子孙 。古人认为阴界祖先的生活必须靠阳

界子孙的供奉 ,祖先既无人照料其阴间的生活 ,阳界的子孙也将不能在祖先的荫护下接续香

火。家族伦理中的宗教性和礼教性集中体现在祖先崇拜上 。马林诺夫斯基普经这样赞美中国

家庭组织 。他说:“家 ,特别是宗教的一方面 ,曾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强有力的源泉。中国

的旧式家庭 ,对于一切见解正确的人类学者 ,一定是可以羡慕的对象 ———几乎是可以崇拜的对

象。因为它在许多方面 ,曾是那般优美 。”(马林诺夫斯基 ,1986:1)

上述樟湖的宗族 ,依托祖先的系谱把族人联系起来 ,通过祠堂和祖坟的修建 ,为宗族祭祀

祖先提供了必要的祭祀空间 ,从而达到尊祖 、敬宗 、收族的效果 ,进而唤起族人的血系观念 ,成

为人群结合与社会结合的重要基础 。

事实上 ,中国社会的宗族组织 50年代后经过各种政治运动都没有使它销声匿迹 ,在樟湖

镇我们所看到的宗族组织还又多了另一种因素 ,即一个彻底被水库所淹没的地区 ,其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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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劲势力依然如此强大 ,其固有的文化传统的具体体现诸如祠堂 、庙宇以及各种文化仪式与

民间信仰等 ,并没有为库区安置点的各种所谓的“新”所淹没 ,有的还加以创造和发挥 。这一

“移植”和“创造”的过程 ,也正是一种文化的“复制”与文化的“生产”过程 。之所以说其为“生

产” ,是强调文化传统受时空坐标之影响 ,具有一种自身调节的动态机制。这一切可能不一定

只是农民社会传统性没有褪尽的现实表现或者说是一种传统的延续 ,也非与所谓的现代性相

背离的落后的传统。在我看来 ,这些所谓的传统并非静态的名词概念 ,它们转换为一种富有弹

性的动词概念 ,已融入人们的具体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世界 ,成为人们现代生活中的一种生

活逻辑和生活规范 ,也可以说这一约定俗成的文化传统已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习性。用“传

统”和“现代”来剥离这一生活习性 ,只能是一种主观的企图 ,而非一种事实的解释。所以 ,把传

统和现代置于两个端点相互分离的研究取向 ,很难把握一种事实的真实。也正因为此 ,这种生

活习性使得樟湖的农民在水库修建后 ,在缺地少田的生存压力下 ,近 5000多名樟湖的青年 ,利

用樟湖的蛇文化的传统 ,在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的公园里作“龙宫” ,供人游玩。这也可以说是

文化的进一步的生产体现 。

这种“文化的复制”和“文化的生产”过程 ,正是宗族复兴的外在表现。对于这一作为社会

结构的宗族及其活动的研究 ,与对把“文化”的研究置于“传统”和“现代”两个端点的研究一样 ,

是置于“国家”与“社会”的两个平行架构下进行的 ,这一视角对于 1949年以前的中国传统社会

结构 ,有着相当充分的解释力度。但是 ,由于 1949年后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由相对平行

的关系 ,转换为一种相互交叉 ,甚至互为一体的关系;所以 ,以国家权力的弱化来解释诸如宗族

复兴的问题 ,可能难以寻找到满意的结论。而我们所看到的闽北的宗族的活动 ,也正是家族 、

社会与国家之间有联系也有分离的动态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宗族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寻求最佳

的结合点的过程 。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闽北的宗族复兴及其文化仪礼的张扬 ,与这一区域的理学文化传统

有着必然的联系 ,也是区域文化积淀的现实反映 ,久而久之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现象 。不

管是宗族组织和地缘村落的融合 ,还是宗族组织通过一定的势力 ,对地方社会的发生影响 ,其

本身都使得国家权力和政治通过乡村政治与血缘组织 、农民家庭有机地联系起来。因此 ,笔者

的研究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的 ,即把宗族的复兴置于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中来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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